
普陀山上有古佛洞庵。清末苦行僧仁光法

师，自名“古佛”，在洞中圆寂，三年后成就不朽

肉身，其徒开明法师于1918年始建为庵（王亨

彦，《普陀洛迦新志》卷 2《形胜门》、卷 5《梵刹

门》）。今正趣亭外的碑墙上嵌有一通《重修古

佛洞禅院记》，高一百三十五厘米，宽七十五厘

米，详述了古佛洞庵的始创及重修过程，其碑文

如下：

重修古佛洞禅院记

仁光师既祝发于狮子洞袁 托钵归来得此蹊
径袁自题其名曰古佛袁所以见志也遥 自后樵薪采
蔬袁漱流枕石袁一线漏罅之石穴袁一旦豁然袁若舍
卫城袁亦可见师之功行艰且巨也遥 清德宗三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袁师说偈圆夜寂袁得参上乘禅袁
证一切因果袁故本来色相得以不朽遥 但年来香火
荒凉袁屋宇渐颓圮袁寺僧虽忧袁无如何也遥 二泉陆
君锡侯偕镇海张君石川袁于庚申岁癸未月袁来游
普陀遥 既至是地袁询知实状袁佩师之功行袁叹寺之
荒圮遥 乃假海上新世界游戏场为布金地袁俾可集
资成祗园遥 盖迩时二君适为新世界主理者袁故能
许寺僧以如此遥 师遗像莅沪凡四阅月袁募金三千
余袁由史君致广及董生记奉佛还山遥 承陆尧张二
君命袁监工建兰若遥 工竣袁勒石纪颠末袁以志重修
之一段因由耳遥 岁在重光作噩仲夏之月南沙姚
民哀撰句袁请孙何维朴书遥

从碑文可知，仁光法师圆寂于清光绪三十三

年（1907）十二月二十四日，成为肉身佛。而后寺

院“香火荒凉”“屋宇颓圮”，在寺僧一筹莫展之

际，正巧1920年7月从上海来游普陀山的陆锡侯、

张石川看到古佛洞庵的现状，决定集资重修。

此二者皆沪上闻人。陆锡侯（1894~？），字梅
庵，祖籍江苏无锡，上海买办，1920年在任新世界

游乐场经理。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上海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一大批集戏院、茶馆、电影、

赌博、各种游艺项目及展览等为一体的现代娱乐

场所兴盛起来，最有名的是1917年开业的大世界

游乐场，与新世界游乐场关系密切。

张石川（1890~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
祖籍浙江镇海，中国电影拓荒者。 1913年，由他

与郑正秋合拍、美国人创办之“亚西亚影戏公

司”出品的电影《难夫难妻》在上海公映，是我国

摄制故事片的开端。1914年一战爆发，亚西亚公

司歇业，失去后台老板与资金的张石川暂时离

开电影事业，替小舅父经营三掌管文明戏班“立

鸣社”和组织剧社演出。1915年，张石川的大舅

父经润三与黄楚九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附近

跑马街转角（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转角）创办新

世界游乐场，是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娱乐场

所。1917年，经润三去世，经的遗孀汪国贞与黄

楚九闹起产权纠纷，结果黄另起炉灶，建大世界

游乐场，此时张石川开始帮助舅母管理新世界

游艺场所有业务，同时又从事多种商务经营。后

来新世界游艺场因盲目借款，扩大规模而呈现

危机，1919年底暂时停止营业。（《申报》1919年

12月 2日《新世界议决停止营业》）此后，由陆锡

侯继任经理，新世界游艺场断断续续开始重新

营业，张石川起任上海“瑞慎洋行”经理，又组办

“大同交易所”（刘思平，《张石川从影史》，中国

电影出版社，2000年）。陆锡侯与张石川同游普

陀山的1920年7月，正在此时。

碑文称二人来到古佛庵洞：“询知实状，佩

师之功行，叹寺之荒圮。乃假海上新世界游戏场

为布金地，俾可集资成祗园。盖迩时二君适为新

世界主理者，故能许寺僧以如此。”两人见到肉

身佛，立马察觉到了商机。为偿还债务，重兴新

世界，必须引进“新奇”项目，以刺激感官，普陀

山上唯一的肉身佛正是可供展示、用以赚钱的

“奇物”。二人于是以新世界游艺场经理身份，向

寺僧乞借师父肉身展览来集资，并承诺归还时

用募金重修道场。

碑文接着道：“师遗像莅沪凡四阅月，募金

三千余，由史君致广及董生记奉佛还山。承陆、

张二君命，监工建兰若。”即肉身佛在新世界游

艺场展出四个月，共募金三千余，由陆、张二人

命史君致和董生记，奉佛还山，并监工建寺，至

立碑的民国重光作噩（壬戌年，1922）仲夏之月

（5月）竣工。碑文记古佛洞禅院的重修因由，实

为彰显陆、张二人功德，但在普陀山流传的民

间故事中，却是两个上海老板用五百大洋，收

买了寺僧慧性，偷走了肉佛（洪波雷，《普陀山

古佛洞》，《舟山晚报》2014年3月16日）。在百姓

眼里，将肉身佛当做展品，是对佛教的不敬。但

娱乐游戏场所必须凸显“新奇”元素，营造一个

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相离脱的、变形的、不真实

的世界，创造“奇观”，才能吸引观众眼球。1926

年 8月 19日大世界游艺场在《申报》上登出广

告，宣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奇物之多，莫甚于

大世界”，接着便列举了大世界的“十二大稀

奇”：小头男女做夫妻、狮头猴身怪东西、一脸长

毛野少年……以及各种“异兽”，便是如此（季凌

霄，《从游戏场看近代上海的全球想象》，《史林》

2017年第5期）。

1930年，新世界游艺场底层改为百货商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又被征用，暂作驻

军用地，从此生意日益惨淡。陆锡侯在上海经营

各类事业，1924年一手创办中国兴业银行，其间

又投资开办神仙世界、大千世界等娱乐场所，均

以失败告终。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作了亲日

派，任伪中华运动公司（回力球场）总经理，又在

约克大楼开设国民饭店，直到1940年6月在国民

党军统锄奸行动中被特工成员射伤，他的活动

才变得收敛起来（丁伟，《抗战时期军统上海区

的锄奸行动》《文史天地》2012年第10期）。抗战

胜利后，陆锡侯作为汉奸被逮捕审讯（《申报》

1946年6月 4日《审奸：陆锡侯、王学农等均谕候

改期再审》）。

张石川回归电影行业后，于 1922年创建中

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电影公司———明星影

片股份有限公司，他任总经理兼导演，郑正秋

任协理。张石川一生共导演150多部电影，有家

喻户晓的 《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金粉世

家》《恼人春色》等，奠定了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

基础。

此外，《重修古佛洞禅院记》碑文的撰写者

与书丹者也是近现代文化名人。撰者姚民哀

（1894~1938），江苏常熟人，本以弹词说书为业，
在演出之余又为各类报刊撰写杂文，擅长写昆

剧研究文章。后不满足于说书和写戏剧评论，

1923年涉足武侠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以

《山东响马传》《侠骨恩仇记》《四海群龙记》《南

北十大奇侠传》等会党武侠小说驰誉沪上。姚

民哀同时又是著名报人，郑正秋作新世界游艺

场办的《新世界报》主编时，姚民哀便是此报

“缤纷世界”栏目的编辑（李廷龙，《<新世界报>

（1917~1927）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6年）。抗战爆发后，姚民哀作了伪常熟

县自治委员会警务处副处长徐凤藻的文书，

1938年被国民党游击队熊剑东部擒获并处决

（孔庆东，《会党专家姚民哀（下）》，《文史参考》

2010年第7期）。

书丹者何维朴（1842~1922）乃清代大书家
何绍基（1799~1873）之孙，字诗孙，湖南道县
人。其书风继承祖父衣钵，《重修古佛洞禅院

记》的楷书遵从颜体，宽博平稳又融入汉魏之

气，是何维朴以 81岁高龄，辞世前几个月而书

的作品。

结尾讲讲古佛洞庵后来的命运。1956年普

陀县矿沙公司进驻古佛洞，肉身佛在“文革”

中被投入海中，1986年古佛洞庵又被转手为自

来水厂用房。在2005年终于由佛协收回重建寺

宇（洪波雷，《普陀山古佛洞》，《舟山晚报》2014

年3月16日），但普陀山唯一的肉身“古佛”再也

不存了。

经过一夜颠簸之后，终于还是见证了海上日

出，没有想象中的灿烂华丽，也不如电影里描绘

的光芒四射，但那也是难得一见。

之前我在船舱内随着船在海中的摇摆而酣

睡，所以梦仿佛也是荡漾着的，记得周围都是莲

花簇拥着，仿佛硕大的莲叶包裹着我，就像婴儿

一样纯真地微笑，嘴里不由随《采莲曲》中唱道：

“荡棹移浮荇乱，船进倚荷来。藕丝牵作缕，莲叶

捧成杯。”

越往前去，莲花怒放得越是稠密，除了我这

一片莲叶，都被一抹粉色浸润，因此一叶艋舺好

像早就止步于莲了，我以为那是缘。

船猛地拉起汽笛声划破黑夜，把我从粉莲花

丛拉回淼淼之海，船舱里的窸窣声四起，说是岱

山到了，原先熟睡静止的空气被搅动，恰好是黎

明之光要从地平线开始驱逐黑夜。

船似乎停了，人们开始聚集到舱外，此时风

儿微拂甲板很平稳，四周的水面却是不能停歇翻

滚起波涛白浪，也酷似梦中簇拥而来的莲花，正

值盛开最旺时分。据信徒说，观音大士会随第一

缕阳光一起踏着莲花而来。

翻开东海地图确有一处标有“莲花洋”，夹在

沈家门与普陀山之间，莲花洋以慧锷“欲迎观音

像回国，海牛铁莲花阻渡”的传说得名。但是岱

山还是与它相隔遥远，也许也有状似千朵万朵莲

花随风起伏的奇观。

我也曾在早些时候，乘着拖拉机动力的小木

船，摇摇晃晃跨过莲花洋去那海天胜地，那时不

会回望不远之处的岱山，曾经也是一个遍地莲花

之地。

相比普济禅寺的绕梁三日的钟梵，岱山是属

于寂寞的，像一张卷曲铺展的荷叶，静静地飘荡

在水面。

那天我胸口一热，就没赶往沈家门而是在中

途的岱山下了船，也许是莲花波涛奇观留人，也

许是这一张卷曲如荷叶的宁静令人驻足，让我的

行动不再听从脑子循规蹈矩，而是恣心所欲，随

潜意识，随人最内在的直觉驱使。当然我也想造

访塔寺，与友人通宵达旦酣饮，思考一些不曾通

透的问题。所以我稀里糊涂下了船并没有迷

茫，而是直奔高亭。

突然想到25年之前，据说也有同缘的人，

路过岱山暂停时，也莫名其妙地提前下了船。

立即有人如熟人一般迎上来说：“我带你

去。”居然鬼使神差一般，竟什么不问跟那人

就走。

到了慈云庵沙弥相迎，预备好了清凉的

洗脸水，虽简陋也当贵宾礼节。盥沐完毕，“熟

人”不见了。问沙弥：“现在去哪？”沙弥答：“师

父在等你。请随我来。”到了一个屋子，见到

了桂仑禅师在蒲团坐禅……

莫名其妙下船，到了陌生的地方，悬疑地

见了一连串不认识的“熟人”，就这么一步一

步，果真与岱山与“慈云庵”投缘，最后见到了

“七塔寺”故人桂仑禅师，终于恍然大悟。“有缘

无缘只在一念”。后来才知道，刚刚与大名鼎鼎

的赵朴初居士擦肩而过。当时慈云庵斑驳破

旧，期待修葺和扩建，香火也不如今日旺盛，赵

朴初当日即撰下碑文《访岱山蓬莱仙岛慈云庵

有作》：
弹指心开楼阁起袁观大海碧于蓝遥 经房一老

独悠然袁一再参袁殿慈颜袁收录潮音依旧是无言遥
但记屏缘休歇好袁闻用眼耳须观遥

此碑立于寺庙的“华藏世界”侧面，显然是在

为陈从周教授奇妙绝伦的设计相和。“莲华藏世

界”就是《华严经》里描绘的华严世界，即指莲花

出生的世界，或指含藏于莲花中的功德无量。虚

空有多大华严世界就有多大，华藏世界是一切世

界的总称。

恰巧的是，几乎在六年前的同一个时间，陈

从周教授与悟道法师，一起提出了堪称人文景观

一绝的方案，用镜子的反射，营造“华藏世界”。六

年后赵朴初居士身入此中顶礼膜拜，如千万人礼

拜千万尊佛像，重迭无尽。那一刻两位大师在“华

严境界”穿越时空心灵交会了，不经意间迸发出

强悍的传承力量。

其实历史的选择一直在眷顾岱山，从来没有

忽视过、暂停过、放弃过！

公元743年日僧荣睿、普照秘密到大明寺拜谒

鉴真大和尚，并邀请他一起去日本转授戒律，他

们的真诚打动了鉴真，于是开始了矢志不渝的东

渡扶桑计划而名垂青史，传说中表示五次失败其

中的第三次，就在岱山触礁而告终。

公元748年鉴真又进行了第五次东渡，从扬州

出发，在岱山停泊了三个月后横渡东海再遇海难

而未果折返。又过了五年，这位66岁染疾双目失

明的老人，毅然决定再度出航，并且重新途经岱

山海域，经一个多月辗转被日本遣唐船队接应，

终于在754年抵达日本九州。

也有人说，唐初史有记载东茹山就是东岱

山，当时鼎盛一时的“泗洲大师讲堂”，供奉的僧

伽和尚，就是降服了妖魔水母的观音化身，尊为

泗洲大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也让东茹山

拥有大量的信徒。

令人咋舌的是，曾建于北宋前后的寺庙已多

达 9座，清光绪年间统计，岱山只有 19庙，可以想

象，宋时“户只三千”的蓬莱乡，香火已经鼎盛到

了什么程度。但是兵祸、天灾、战乱迭起一直给岱

山带来重创，尤其明洪武十九年（1386）和清顺治

十四年（1657）两度迁民，弃岛失管共 300多年，皆

是血泪斑斑，令人痛心疾首。

轮船汽笛拉响，渐渐靠近岱山的时候，胸中每

次萌生一股不解之缘的情愫，有一种超越宗教文

化的启迪。眺望跨过千年而相对寂寞的岱山岛，

仍像一片卷曲的荷叶，一朵莲花在召唤我们，远

离尘世嘈杂，高洁致远，而更接近于灵魂净化的

求索。

岛与莲
□紫鹰

社科之声

普陀山《重修古佛洞禅院记》考释
□楼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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